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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廊

六横岛旧时被称为“六横山”，因

岛上那六条蜿蜒纵横的山峦形象
地描写出了六横岛的地貌特征。六

横岛的西北边高山崇岭连绵，围成

了一道高高的绿色屏障。其中有座

高山叫“嵩山道”，六横人简称为

“嵩山”。

抗日战争时期，“嵩山道”曾有

过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这次战斗

发生在1940年农历年三十的深夜，

当时驻扎在嵩山道山脚下洪泉古寺
（六横上庄百姓称为“大庵”）里的驻

六横抗日游击队第四大队的两个中
队和大队所属士兵，正在欢度除夕。

政训室主任李伋对战士们说：“目前

形势十分紧张，据可靠消息，敌人早

晚要大举围剿六横岛，说不定有一

次大战斗。今晚是大年三十，明早就

是正月初一，敌人知道我们在欢度
除夕，很可能趁机进犯，我们务必提

高警惕，加强戒备。”

据当时的游击队员忻元寅（军

医）回忆，正月初一凌晨，隐隐约约

听见机枪射击的声音，忻元寅叫醒

睡在身边的战士，对他说，敌人真的

来六横登陆了。果然，不到十分钟，

洪泉寺的大殿外，吹响了紧急集合

的哨子声。“快快，快，带枪支、弹

药！”只听到队长李思镜大声高喊：

“快，快上嵩山道！”

此时，深夜像泼了墨，漆黑一

片，伸手不见五指。游击队员立即提

着步枪和弹药跑出了洪泉寺，队员

们行动迅速，摸着黑，不到十分钟就

爬上了嵩山道山顶。待战士们摆好

阵势，心神安定下来，东方已微微发

白。如此黑夜，日寇是怎样来的呢？

日寇是年三十夜从定海出发，由

两艘巡洋舰护卫，直驶到六横岛石

柱头外的癞头山礁北面海域，然后

将一块块大木板铺在泥涂上，300

多个日本兵和60多个伪军登上了
龙山大沙浦的塘口，强迫村民带

路，越过大沙浦岭，先扑向大平庙，

攻击教导队。当时教导队里都是一

些还未经过正规训练的新兵，再则

武器低劣。遇到敌人深夜袭击，打

了一个小时，教导队的战士抵挡不

住，就被击垮了。

天渐渐放亮，敌人的望远镜看到
嵩山道顶上有人影，于是，停泊在石

柱头外海上的敌人巡洋舰开炮助

威，每隔五六秒钟放一炮，掩护日伪

军登山。敌人的炮弹不是飞过山顶，

就是在山腰爆炸，游击队战士埋伏

在山上，看着敌舰发笑，“你们这些

强盗，想要打着我们，还得去阴间练

练啦，哈哈……”

天已经大亮，远近山头清晰可
见，鬼子兵列队直上嵩山道扑来，气

焰嚣张。游击队长李思镜命令全体
战士卧倒，做好战斗准备。鬼子兵越

来越近，刺刀锃亮发光，枪杆子上还

挂着日本旗，穿着白色的连衣裤，端

着四挺歪把子日制轻机枪，前面机

枪不停地向山上扫射，后面鬼子兵

列队前进着。

游击队战士凭借着有利地形居

高临下，等鬼子来到了有效射击距
离时，一声令下，“打，狠狠地打！”顿
时，“乒乒乓乓”枪声大作，这个时

候，停泊在海上的敌舰却鸦雀无声

不放大炮了，估计是生怕炸着鬼子
自己吧。

晨雾岚山再加上枪弹烟火，烟雾

弥漫整个山岗，只听见大批鬼子机

枪猛烈地射击着，蜂拥地往山顶爬

上来。游击队寡不敌众，游击队机枪

手沈宝法打得枪膛卡了壳，副班长

张伯庵掩护着他进行撤退，不料手

臂上中枪。这时在洪泉寺侧面的小
山上，突然出现一群鬼子，子弹“嗖

嗖”地落在游击队员的阵地上，三分

队班长邵常德被击中背部……这时

大家开始往六横下庄方向的山顶上
撤退。没走多远，鬼子涌上了嵩山道
山顶。大岩石那边的战士张云标，一

个人还在向着敌人放枪抵抗……

游击队撤退到山下后，藏好枪

支，一部分战士向海边的积峙村方
向退去，十几个战士在海塘上奔跑。

积峙村老百姓同仇敌忾，将战士藏

在房屋内的阁楼上。日冦追到积峙

村挨家挨户进行地毯式搜查，接连

刺死、枪杀刘纪生、刘圣龙等8名村
民，烧毁刘祖根家2间草屋，枪杀烧

死游击队员2人。战士侯祥海来不及
躲进老乡家，躲藏在塘口的草棚里，

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叫他停止打枪、

投降。他不从，敌人用火枪击中将他
焚死。

积峙村被日寇枪杀的8个人，都

是年轻渔民。第二天早晨，整个积峙

村沉浸在悲痛之中。

这次嵩山道之战，敌人烧毁了六

横岛上的大庙，即嵩山道山脚下的
太平庙，整座大庙被烧成了一片瓦

砾；嵩山道山下的小岙村里有一台
无线电台被毁。抗日游击队第四大
队在与敌寇兵力和武器装备相差悬

殊的情况下，正面战斗一个半小时，

终于迫使日寇抬着尸体狼狈地退出
六横岛。

嵩山道曾有过一次抗击日寇之战
□安然

“贩鲜岭”位于定海区白泉与北
蝉交界，岭的南面为白泉镇大支村，

北面为北蝉碶头山自然村。由大支

村登“贩鲜岭”，岭上可见“白北亭”3
字，意为白泉与北蝉交界之岭。

这条岭称谓之多变犹如走马灯，

趣味四溢：从岭的形状看，好象一只

反面的手，称为“反手岭”；解放初，

劳苦大众翻身作主人，舟山方言称

为“翻兴岭”；“文化大革命”期间批

判修正主义，紧跟形势称为“反修

岭”；现戏台后面，高悬一块匾额写

道“翻兴岭庙”。事实上，“贩鲜岭”，

舟山志书中最早所载为清康熙《定

海县志》，北蝉境内：“岭：龙堂岭，可

达皋泄；贩鲜岭，可达白泉；小展岭，

旧有小展岙，今并入北蝉，岭名小

展，由其旧也；黄沙岭，过岭即王大

洋。”尔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出版由马岙贡生王亨彦所著《定海

乡土教科书》第三十二课北蝉、三十

三课白泉上所载均为“贩鲜岭”。

“贩鲜岭”之名，印证舟山历史

海洋文化之一斑。

定海县(区)的渔业产量，解放前

无统计数据。舟山本岛自1950年5月
17日解放后，从1951年起逐年有统计
数据。据1994年版《定海县志》第193、
194页载，1951年鱼类捕捞获 3511

吨 ，1955 年 为 8142 吨 ，1960 年 为
13907吨……北蝉有四个渔业队
（村），解放前渔业产量也无统计，直

到1956年起才有统计数据。据《北蝉

乡志》第206页载，1956年鱼类捕捞获
1324吨，占定海县10480吨的12.6%；

1957年为3371吨，占定海县12068吨
的27.9%；1959年为3451.3吨，占定海

县11024吨的31.3%……北蝉的渔业
产量，最高年份曾占定海县(区)年产
量的近三分之一。

这“贩鲜岭”之名源自北蝉的

“鱼”，再由头脑灵活、身强力壮的人

们，在丰厚的渔利中，赚点“脚板钿”

而产生。北蝉渔业之兴盛，在舟山历

史上也是比较早的，旧时无冷库，渔

民在海上捕获的鱼类，每当渔船一

靠泊船埠，就由早已等候的鱼贩们，

争先恐后将鲜亮的鱼货买去，再向

居民销售。

在民国29年（1940年）日本侵略
者未修建简易公路前，“贩鲜岭”是

北蝉至白泉的唯一通道。百余名鱼

贩们，肩挑数十公斤、鱼货盛得满满

的篰篮担，右肩换左肩，左肩换右

肩，步履疾如百米跑的运动员，你追

我赶，纷纷翻越“贩鲜岭”。然后，有

的急赶集市，有的直奔村庄……

旧时“贩鲜岭”，在北蝉一侧的

路径，由现“舟山市晶固沥青拌和中
心”所在地上去。石弹路，不陡却狭

窄，路的一边为高坎，人若不慎掉下

去，会摔伤。这条羊肠小道，有时两

人迎面相遇，要通过去，必须由一人

礼让。由此，久久为功，形成了不成

文而口口相传的社会公德：空手让

挈篮，挈篮让挑担，轻担让重担，重

担让花轿，花轿让行贩（舟山方言，

鱼贩称为行贩，“行”音读“杭”）。

起初，抬花轿的、陪轿的、吹喇

叭的众人，不肯让道，相持不下。此

刻，鱼贩帮发挥出平时练成的伶俐
口齿说：“侬啦所抬的是新娘子，新

娘子到新郎家耽误一二个钟头照样

可拜堂。结婚三日呒大小，三日里厢

新娘子始终是‘新鲜’的。而阿啦篰

篮担内的鱼货，时间是耽搁不得的，

否则卖不出去了！”抬花轿的众人听

后一想，认为在时间上鱼货确实比
花轿紧迫，于是乐意礼让，给挑篰篮

担们先过去。从此以后，就成了“花

轿让行贩”的规矩。

舟山旧时城乡道路大多狭窄，这

种礼让公德也盛行于全舟山，实则

发端于“贩鲜岭”。

相比较而言，“贩鲜岭”属低矮

之岭。岭的大支村一侧，通往岭巅去

的路旁，以前地坎杂草丛生，如今正

在建设中。

岭的碶头山一侧，以前的石弹狭

路，已不复存在，被劈建成为一家市
局所辖企业的场地。现是宽阔的水

泥路，中小型汽车可直达岭巅墙门

外。路旁先建一座“迎霞亭”，亭子对

面路旁又建一座“望月亭”，两座凉

亭均为石材。路的正中耸立一道可
通汽车的石牌坊，石柱上对联两副，

一是篆书，一为隶书。

古道“贩鲜岭”，面貌焕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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